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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宴
张 柯

一桌丰盛的酒席把十几个虽

有着血缘关系却彼此疏离的亲戚

维系在了一起。 令人感慨的是，促
使大家相聚的竟然是一个人的死

亡！生前，他是人人嫌弃的浪子，家
人都怒其不争， 当生命油尽灯枯
时，又哀其不幸。 大家在惋惜他还
算年轻生命凋谢的同时，又喟叹由
他的平生想起，实在是没给社会或
家庭创造多少价值，他的留下更是
家人的累赘，逝去反倒成了解脱。

天儿似乎也跟着应景， 细雨霏
霏，又时不时刮阵小风，很是萧瑟。

一个魂灵在悄无声息地游

荡 ，他是几天前的逝者 ，明天 ，他
就要被送去火葬场， 从此消失在
这个世界了。 临行前，他想最后看
一眼这世间，听一听亲人的絮叨。

灵堂冷清寂寞， 一个十几岁
的少年正默默烧着纸钱， 谁也不
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魂灵心底
生出一丝怜爱， 轻轻地上去想抱
抱他，却穿身而过。

一声叹息， 他沮丧地飘荡在
街头，不知不觉间来到一家酒店，
这里有一帮因他而齐聚的至亲。

桌子的正上方，正襟危坐的是
正直善良颇有威望的小爷小奶，他
们如今是这个家族在世最年长的

长辈，这个庞大的家族因老一辈的
逐渐逝去而日渐凋落，平时天各一
方的族人们鲜少联系，留存于老家
的小爷这一脉必定会承担更多，也
更具有宽广博大的胸怀，今天的聚
会就是小爷发起的，大家在顺带讨
论葬礼的同时，也在等另一个核心
人物的到来。

依次下坐的是从远方赶来的叔

叔姑姑们，虽说都是至亲，但受地域
限制，平时联系极少。然后是小爷家
的堂叔。大家的神情并无悲戚，如同
闲话家常 。 话题中心是他的儿
子———那个 13岁少年的将来。

晓峰还是孩子，别人像他这样的
年龄都还在学校呢！ 大家都作为孩子
的长辈，也算是直系亲属，一会儿等建

业来了，具体讨论
下孩子的将来吧，
不能小小年纪就

这样荒废了。 小爷
庄重地说。

大家除了附

和，再没更多话语。
终于， 门外

传来一阵匆匆脚

步声。 风尘仆仆
的 建 业 终 于 到

来， 他首先歉意
地说声迟到了， 然后
和小爷小奶打招呼 ，
大家一番简单的寒暄。 坐定后，堂
叔吩咐服务员上菜。

气氛活跃起来， 建业端起酒
杯说先敬小爷，却被小爷拦下。

建业啊，既然你到了，就商量
下孩子问题吧。 建设不在了，你现
在是老大， 又是领导， 应该你做
主。 小爷的语气不疾不徐。

放下酒杯， 建业看了其他几
个兄弟姐妹，都沉默不语。

小叔，您老德高望重，说得在
理，平时我们都在外地，老家也就
您经常在照顾他们一家，如今只剩
孩子一人了，除了我们，他也再没
其他亲人。 我们有责任承担。 这不
是小事儿，咱们几兄妹还得再细细
商量一下。 建业语气有点犹豫。

今天大家难得一聚， 葬礼结
束了就都天各一方了， 今天我就
倚老卖老一回， 为这孩子做一回
主吧。 小爷的话语颇有几分权威。

我已经帮忙联系了三中的老

同学， 晓峰可以去插班重读八年
级，平时住校生活。 一直默不作声
的堂叔说道。

咱老两口退休也闲着， 周末
放假时就回我们家，我问过他了，
这孩子还是挺喜欢和我们一起

的，家里多个人，热闹。 小奶满脸
慈祥，笑呵呵地说。

建业不再说话， 一脸愧色地抓
住小叔的手，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些

年，也只有小叔能理解自己，虽说现
在仰仗岳父有个职位， 但一切都身
不由己， 除了偶尔私下能给予一点
物质上的帮助，真的做不到更多。

小叔，孩子这几年暂时先麻烦
你们照顾，您老放心，小峰考上大
学之后的生活我会来安排的。 建
业郑重承诺。

每年的寒暑假我们会接孩子

去我们那儿度假。 几个叔叔姑姑
也都相继表态。

小爷点了点头，端起酒杯，来，
干杯，今天算是聚得最齐的一次了，
但愿每年我们都能这样聚一次。

小婶，还记得我小时候你最爱带
我去南街头买老王家的果子吃呢！ 姑
姑一脸的回忆，仿佛又回到小时候。

小爷，我们都爱喝你和小奶做
的胡辣汤，啥时候咱们还都去你那
儿啊？ 最小叔叔家的堂弟叫道。

建业站起身挥挥手让大家都安

静下来，清了清嗓子，说，以今天为
准，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在小
叔小婶家一聚，大家有没有意见？

当然没意见了。 伴着集体附
和声，气氛再一次热烈起来。

只要大家不嫌弃，趁着我们老
两口身体还硬朗， 欢迎常回家看
看。 小奶笑着说。

时光似乎一下子回到过去！
魂灵默默退出房间，他最后一

次跪地拜别，飘荡而去……

棋 师
周明金

豫南古镇的东街有一方姓老者 ， 擅长下象
棋，尤其爱设残局与人对垒赌输赢，其棋艺高超，
小镇称绝。 凡擅下棋者都坚信名师出高徒，管他
愿意不愿意 ，一律称之为 “老师 ”，企望能得到真
传或指点一二 ，以提高技艺 ，但 “方老师 ”秘不授
人，至今小镇上也没有一个他真正的徒弟。 由于
他怪招叠出 、虚虚实实 、真假难辨 ，赢多输少 ，人
送雅号“小镇棋师”。

常言道，“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这
“棋师”也有败走麦城的时候。

数年前，“棋师” 在小镇的交通要道———十字

街口开一茶馆兼棋社，专设残局与人对垒，只要南
来北往过路之人停步下棋者， 烟茶招待， 不收分
文，可以下注作为赌筹，赢者照注赔付，输者算是
交了学费，尊一声“老师”，拍拍屁股走人。 赌棋被
明令禁止 ，“棋师 ”便赌烟 、赌物 ，好在只赢不输 ，
“棋师”一发而不可收，来者也不乏棋林高手，但无
一能胜，“棋师”傲视群雄，愈发得意。

有一天， 一过路司机，20 多岁， 下车问路，见
“棋师”设有残局，便想与“棋师”切磋棋艺。 “棋师”
见是一毛头小伙， 根本没放在眼里。 谁知年轻人
“初生牛犊不怕虎”，非要与“棋师”赌一顿酒饭，算
是交个棋友。 一向轻敌的“棋师”心中暗喜：胎毛未
褪、乳臭未干的伢崽送“礼”来了。

楚河汉界，立即战云密布：拱卒、跳马、飞象、
撑士、架炮、走车……中宫炮，用马罩，双车挟士，
重炮将军，直斗得难解难分。 谁知这年轻人是久
串江湖的棋林高手，连续七局赢得“棋师”支不上
招。 三九天“棋师”输得大汗淋漓，眼睛似乎也突
然害了病 ，愣是看不清路数 ，越急越输 ，越输越
急 ，输掉的不光是棋技 ，还有 “棋师 ”的名誉———
输不起呀！ 年轻后生也不谦虚， 起身拍拍手说：
“请问老前辈，贵镇上还有没有下棋高手？ 日后再
从贵地经过，好去切磋。 ”“棋师”支吾难答，连谦
辞也忘得一干二净。 酒饭未请， 后生驾车远去，
“棋师”急火攻心，双眼红肿，险些失明，于是又得
绰号“棋瞎子”。

“棋师 ”从此撤了茶馆 ，收了棋社 ，班师回营
潜心钻研棋艺 ，据说现在真的可以称为 “棋师 ”，
但他已发誓退出棋林，不再与人对弈。 但凡有人
下棋 ，“棋师 ”从此经过 ，双方都会客客气气地站
起来，礼让道：“老师，来一局！ ”“棋师”摆摆手，欲
言又止，匆匆而去。 小镇上擅长下棋的、善于下棋
的仍以“棋师”为荣，甘称徒弟。 常挂在嘴边的话
是：“这局棋已到败局，就是俺老师‘棋师’来了也
救不活了！ ”

奶奶数鸡蛋
徐高杨

那年头，家家都很穷。 穷得像
冬天的落叶树，光秃秃的。

奶奶最心疼小孙女晨晨了。最
近晨晨有点营养不良， 面黄肌瘦。
这可急坏了奶奶。

奶奶把压箱底的钱拿出来，买

了六只老母鸡。 先杀一只最肥的，
给晨晨炖汤吃。其余五只放在院子
里养着，留下蛋给晨晨吃，这样可
以长久地给晨晨补充营养。

奶奶每天都要去野外找最肥

嫩的草喂鸡，希望它们每天都下蛋，
多下蛋。但母鸡们不争气，好久才会

有一只鸡下一个蛋。 这可急坏
了奶奶。 她每天对着五只鸡发
呆，然后又出远门去找更肥嫩
的草。

山下的好草都被割遍了，
只能往山上去了。 山上的草更
好，因为高处的草可以得到更
多的阳光。 于是奶奶背着草
篓，就天天往山上爬。 功夫不

负有心人，母鸡们终于比以前下蛋
多了。五只鸡轮流下蛋，平均每天下

一个蛋。奶奶就更有精神了，一有空
就往山上爬，再累也不觉得累。

但是时间久了， 奶奶又犯急
了。 每天一个鸡蛋也太少了，怎么
够晨晨长身体的。要是每天多下几
个多好啊。

晨晨的爸爸妈妈就劝奶奶:“不
要急，会越下越多的。 ”奶奶只是摇
摇头。 奶奶觉得自己真没有用。

有一天早上， 奶奶高兴地叫
醒晨晨爸爸妈妈， 说:“你们快看！
我今天早上数了又数 :1、2、3……
1、2、3，三个鸡蛋了！ 果然越下越
多了！ ”奶奶手里拿着鸡蛋，高兴
得像个孩子,晨晨的爸爸妈妈也非
常高兴。

奶奶不知道，这多出来的两个
鸡蛋是晨晨爸爸妈妈四处借来的。


